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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天工夫，是走不完福州长

乐区二刘村的。虽然我慕名二刘村已

久，它距我家乡梅花镇仅七八公里，但

是遗憾的是，每次我总是与它擦肩而

过。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走进二刘

村的深处，真真切切感受这个传奇的

千 年 古 村 。 这 个 仅 有 五 平 方 公 里 面

积、三千余人口的村子，自宋以来竟出

了七十六名进士。了解得越多，我的

内心越难以平静。

踏着久远的时光，轻叩古村的隽

美 。 行 迹 所 至 ，移 步 换 景 ，那 山 、河 、

田、院，那桥、井、杆、厝……无论岁月

历经多少沧桑，二刘村流淌着的气韵

从未消弭。

游走二刘村，必先从长溪上游的村

口起步，跨越千年云龙桥。村庄依山就

势，傍水而生，四周筹峰山、凤山两山围

合，形成山环水抱的自然屏障。同行的

村委会主任告诉我，二刘村古为海澳之

地，因闽江口下游泥沙受海潮顶托，积

沙成洲。千百年前，村子的开基始祖刘

晖公组织民力疏渠围堰，经过不辍开

拓，耕地不断增加，在凤山脚下形成家

园。随着人丁繁衍，长、次子世居“外

刘”，三子则迁居“里刘”，逐渐形成“外

刘”和“里刘”两个聚居区域，因此得名

“二刘村”。

云龙桥的修建者，正是刘晖公曾孙

刘君震。他致仕归故里后，筹集资金在

家乡营造古桥、开凿古井。千百年来百

姓口口相传：君震公“修三桥凿七井”，

造福桑梓。

我的目光移到这座始建于宋代的

古桥上。曾经，学子、商贾经二刘村北

上，必过云龙桥。而长溪水流湍急，每

遇大水，溪上先前搭建的木桥常被冲

毁。由此可想而知造桥之艰难。眼前

的云龙桥为三墩四孔石构平梁桥，全长

二十多米，宽两米多。古桥造型古朴雄

浑，条石叠砌有章法。此桥与众不同之

处在于：石梁两头内侧凿成卯状，榫以

石条来稳固桥面；同时为防止横向的石

板移动，首尾两块石板的两端用榫卯结

构，以锁住青石，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我蹲下身子，摩挲着桥梁上的多处

石刻，有的虽已不清楚，但仔细端详，字

迹仍苍劲有力，记载着造桥和修桥的年

代等。东侧桥头立着“云龙桥”石碑，字

迹雄劲。云龙桥虽经历代重修，但基本

保留着原貌。前几年，由于受到暴雨等

侵袭，出现了桥墩倾斜、桥面凹陷等问

题。为使这座古桥再次重现昔日风采，

潭头镇与二刘村启动了云龙桥修缮工

程。如今，眼前的云龙桥依然连接着美

丽乡村的两岸。长溪清潺，不远处的筹

峰山脉隐约呈现着古时文字里所写的

“四时含妍”“千态万状”之美。

过桥不远，即可见到至今仍为二

刘村人引以为豪的“先贤里”牌坊。牌

坊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所立。

数百年来，古人下马、落轿，瞻仰牌坊，

而后沿着深幽的古道继续前行，细碎

脚步声、嗒嗒马蹄声穿行在时间的长

河中……二刘村自古出贤才。同为福

州人的中国近代文学家林纾曾为长乐

刘氏族谱写序，写到宋代的二刘村竟

“四代出五贤”。当中的刘砥、刘砺兄

弟曾拜朱熹为师，于宋孝宗年间，以兄

十一岁、弟九岁同登童子科进士，因此

被传为佳话。

走进村中，穿街走巷，在厝厝相连

的飞檐翘角中，在精妙绝伦的雕栏画栋

中，在竖着旗杆碣的显赫祖厅中，在规

整有序的围合庭院中，我见证了二刘村

众多士子荣归故里后起梁造厝，耕读为

本、清白传家；也见证了作为“福建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的二刘村今天的保护传

承和更新活力。

你看，条条村道洁净，声声乡音缭

绕。泮池、池塘、沟渠、古井，无不勾勒

着静谧与乡愁。古老的刘氏大宗祠，

诉说着家族兴旺、根深枝茂。永思堂、

勤有堂、满春堂、树德堂、椿萱堂，各房

公祠简朴，似散落在乡间的珍珠，串联

起古村的厚重历史。而现存的龙峰书

院、五贤书院、出云书院等书斋，更是

家家诗书、户户弦诵及“进士之乡”最

好的证明。当然，还不乏一座座街屋

式、骑楼式的新建筑，和留存的传统民

居交错有致。

这当中，我专程探访了“黄花岗七

十二烈士”之一的刘六符故居。穿过巷

陌，来到一座马鞍墙曲线流畅的古民居

前，步入恢弘的厅堂，往左侧后门走，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柱子上镌写的：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

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迈过门槛，门

厅内木板上贴满纪念黄花岗烈士的图

片文字，荡气回肠。左边一小间即刘六

符旧居，墙上挂着烈士遗像及生平事迹

介绍。

今天，从二刘村走出去的子孙们依

然是好样的。多年来，他们为家乡修

路、助学、护厝、孝老等事业尽心尽力，

回报桑梓，义不容辞。

我站在筹峰山晦翁岩的山顶，只见

远山清朗，古树盈天。朱熹与刘砥、刘

砺的师生情，永远凝固于晦翁岩那俊逸

雄健的“读书处”三字碑刻。郑和下西

洋停泊太平港时曾慕名来此，修葺了龙

峰书院，晦翁岩也印证了二刘村的都官

渡和潭头港为海上丝绸之路要津。文

人墨客纷纷到此览胜寻迹，挥笔之墨香

永恒……

更让人欣喜的是，福州绕城高速东

南段已连接到这里，开启着二刘村更加

美好的明天。

走进二刘村
简 梅

我对于江西吉安最初的印象，是儿

时经常听父亲讲起革命战争年代爷爷

参加“九打吉安”战斗的往事。父亲把

战斗场面描绘得惊心动魄，把爷爷的英

勇述说得绘声绘色。从那时起，我对吉

安就充满了向往。对这座城模样的想

象，一直在我幼小的心里滋生着。后来

上学后，又读到“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

吉安”的词句，感觉特别亲切，对这座城

肃然起敬。

真正初识吉安，是十九岁那年到吉

安参加自学考试。搭乘的班车到站后，

我叫了辆出租车赶往考场。下车时，匆

忙中把装有准考证和钱包的手提袋落在

了车上。准备进考场时，我才发现手提

袋忘了拿。那一刻，我的心情沮丧到了

极点。正打算返回时，身后有人拍了拍

我的肩膀。我下意识转过身，是刚才乘

坐的那辆出租车的司机！他将手提袋递

给我。我来不及认真道谢便赶紧进了考

场。我还把刚刚经历的事作为素材写进

了那场考试的作文中。至今，我也不知

道那位司机的名字，但这份感动一直在

心。那是我初识吉安的真切体验，进一

步加深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

这种好感，不时引领我亲近吉安、认

识吉安，也成为我日后走进吉安、扎根吉

安的坚定动力。后来，我考入吉安市相

关单位，从此定居吉安，终于成了一名真

正的吉安人。

在吉安生活的这些年里，我用脚步

丈量这块土地，用眼睛发现这座城的美

丽，用文字书写我与吉安城的情感。我

写下一本又一本与吉安有关的书，也目

睹了吉安城日新月异的变化，真正感受

到它厚重的历史文化。

“万家深树里，闻是吉州城。”依赣江

而建的吉安城，神冈山、古榕树、白鹭洲、

螺湖湾、螺子山等胜景镶嵌其间，洋溢着

万家深树的自然风情。

在一片滴翠的香樟林里，神冈山掩

映于浩瀚的墨绿中。站在山上眺望，赣

江像一匹绿色的绸缎在脚下缓缓地滑

动，对岸村落里的鸡犬之声隐约在耳。

不远处的京九线上，穿梭的火车不时在

眼前飞驰而过。赣江畔，人们熟悉的还

有那棵古榕树。已几百岁高龄的它，根

须长垂，虬枝盘旋，树影婆娑，成为江边

的一道风景，令过往的行人生出无尽的

情愫。

随江水而下，风光旖旎的白鹭洲兀

现江中，绿树中隐现的古建檐角悠远隽

永。与白鹭洲一同为人瞩目的当属洲上

的风月楼，它立于白鹭洲头，隐于烟雨

中，是闻名遐迩的白鹭洲书院的主体建

筑。创建于南宋时期的白鹭洲书院，在

数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培养出了文天祥、

刘辰翁、邓光荐等大批庐陵先贤。

吉安因水而兴，也因水而美。弯弯

曲曲的螺湖水，上接真君山森林公园，下

连庐陵文化生态园里的庐陵湖，最终投

入赣江的怀抱。居住在螺湖湾岸边的人

们，体验着别样的水岸情怀。而到了晚

上，庐陵文化生态园旁的螺子山上，高高

耸立的文星塔霓虹闪烁，灯光辉映在赣

江江面上，波光粼粼，一片璀璨。美丽的

滨江夜景与吉安城融为一体，让人们沉

醉其中。

吉安不仅山清水秀，城中，那组“十

万 工 农 下 吉 安 ”大 型 群 雕 更 是 震 撼 人

心。群雕生动再现了九十多年前“九打

吉安”战斗的革命历史，展现了广大红军

指战员及工农群众勇往直前、舍生忘死

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每次我路过这里，凝视着群雕，当年

的战斗场景仿佛在我眼前闪现，耳边似

乎涌动着十万工农的壮烈声威，内心的

激动久久不能平息。望着群雕中一个个

英勇的场面，我的脑海里瞬间闪出一个

个英烈的名字，忆起儿时听父亲讲起的

往事。我知道，群雕上的人物都是我的

祖辈，他们会永远被人民记在心中。每

年的清明，我都要带着家人特别是孩子

在群雕前拜谒，告诉他们那段不该忘却

的历史，从而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当 年 红 军 鏖 战 地 ，今 朝 旧 貌 变 新

颜。如今，城市的建设者们以神冈山、螺

子山为坐标，有序扩展，把赣江畔的吉安

城建设得越发秀美大气。站在螺子山顶

眺望，南北延伸的吉安城高楼林立、街道

纵横。曾经“万家深树”的吉安城依然绿

树成荫，山水画卷浑然天成。不同的是，

今天的吉安更加散发着现代都市的气

息，已然华丽蝶变，呈现出全新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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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豆丝，是我家乡安徽望江的特色

美食。我喜欢这个“拓”字胜于豆丝本

身。一张乡间豆制品居然是“拓”出来

的，仿佛是件艺术品，吸引着你执着地

想要一饱眼福口福。这里的量词用的

是“张”，也符合艺术品的特征要素。家

乡人从不称呼它“个”或“碗”之类，“一

个豆丝”似乎没了章法，“一碗豆丝”又

显得有些普通了。

拓豆丝的叫法是从何时开始的，人

们不得而知，但我坚信祖先的智慧。那

田野的丰收、泥土的清香、农人的俊俏，

尽在这张豆丝中原原本本地拓了出来。

我难忘小时候见到豆丝时馋猫一

样的场景。刚拓出来的豆丝，香、嫩、

脆，我急切地抓到手上，被烫得蹦蹦跳

跳，仍忙不迭地啃一口。虽然烫，却舍

不得吐，只好不停地咂嘴。母亲见了，

在一旁眯着眼笑。现在想来，如果我是

一名画家，可以画一幅《拓豆丝全图》。

画中，是一个淘气的农家孩子在豆丝前

着急的模样。

拓豆丝，实际上是由浸泡过后的大

米与浸泡后去了外衣的绿豆，共同用石

磨磨成浆，再放入锅中拓成的美食。也

有用黄豆的，但黄豆没有绿豆饱满，没

有那种绿茵茵的景象。口感也不一样，

绿豆拓出来的豆丝口感更糯。

在家乡，拓豆丝是一件很隆重的

事。首先要看个日子。我家一般由父

亲裁定。选好了日子，便开始张罗。既

要准备拓豆丝用的大米与绿豆，又要与

村里其他人家商量石磨的事情。石磨

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得协调好时间。

你家今天用，我家就安排在明天。

我看见，母亲先将磨好的豆浆舀至

灶台边。那乳白色的豆浆，母亲用瓢舀

时如一条长线，漂亮极了。也许正是在

这时，人们可以感受到豆丝的“丝”。伴

随而来的是一股清香，入肺入脾。

灶膛的火也很有讲究。印象中，最

好的莫过于干枯的松针，家乡人称为松

毛。它火势旺，却能说消散就消散——

这正是拓豆丝所需要的火候。

我喜欢看拓豆丝的过程，简直是一

种享受。母亲舀半瓢豆浆，沿锅旋转三

百六十度，然后一只手拿着蚌壳——我

们叫湖壳，在锅中螺旋式旋转，直到豆

浆正好薄薄地拓满锅，不多不少，就像

一张宣纸铺在了某件碑文石刻上。然

后用斗笠盖上，不用锅盖而用斗笠，在

我看来是因为斗笠更散气。等斗笠上

面的蒸汽成团上升，豆丝便熟了。有人

问我，是半瓢豆浆？我不能肯定。是多

少度的旋转？我也不能确定。但母亲

的手旋转着拓，我看得真切。

如今，拓豆丝这件事在我老家仍普

遍存在。人们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提

高而舍弃了这份传统的味道。一到腊

月，乡里乡亲几乎是奔走相告，大家仍

遵循着那套老做法。一些在外工作的

人，每逢冬至前后便给家人发来信息：

家里什么时候拓豆丝呀？别忘了告诉

我，我要回家吃豆丝。

拓豆丝
金国泉

古驿龙泉，地处成都东部。上世纪

50 年代，水利部门启动引水，开渠成为

需要。这便是东风渠的由来。东风渠

引来了水，几十年来一直滋养着古驿

人。别的不说，在古驿人乃至成都人心

中都极有吸引力的东安湖，便得益于东

风渠。东安湖正是从东风渠引水而来，

经过深挖浅掏，林木花草点缀，成就了

一千六百多亩的碧蓝镜面。

时当大暑，扫一辆电动车，我开始

了东安湖之游。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游东安湖。

不过，第一次只是观赏性路过，浮光掠

影、瞻此忘彼。这一次，雨后初晴。湖

中见山，山影入湖。人在其间，感受着

湖山两美。

湖泊既广，便多桥梁。电动车沿水

边而行，没过多久，便过了几座桥梁。

其中，桥的形制、材质、长短、高低及孔

洞的多寡，周边林木花草的不同、四时

造景的差异，以及出于湖水净化需要的

物种取舍，都可见设计者和营造者的巧

思，让人瞬间想到“流淌的诗意”一词。

综合了实用功能和人文内涵的桥梁，对

于东安湖而言，真可以说是点睛一般的

存在。

东安湖上一共有多少座桥？二十

四座。记得当初设计者面向成都市民

征集二十四座桥梁的名字时，我是有些

不解的。原因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扬州

瘦西湖二十四桥雅名在前，东安湖二十

四桥名称于后，让人有雷同之感；二是

桥多，意味着对东安湖本来就不大的水

域面积形成了切割，东安湖能承载二十

四座桥吗？即便能承载，它们的命名、

功能、形制等，又如何体现东安湖独特

的气质，凸显出新城与古驿交相融合的

人文诗意？

我在这些桥梁上时走时停。盛夏

的正午，虽然日照猛烈，好在湖风浩荡，

衣襟生凉，我的寻桥问水之行是凉爽愉

悦的。依着“东安花语万林春，日月分

香暮雨新”的意境，我从手绘地图上的

二十四桥，一一对应走进湖中的二十四

桥：东安桥、君安桥、花重桥、桃语桥、万

木 桥 、秋 林 桥 、锦 春 桥 、落 日 桥 、水 月

桥……它们或在湖心，或在湖之偏僻一

隅，或热闹或寂静，或主角或陪衬，都能

自我构成一个独立的水世界，彰显出独

特的桥文化。

更难得的是，它们不仅与典雅相

伴，还乐意与世俗相亲近。既有琅琅书

声、管弦丝竹，也有啤酒、咖啡、围炉煮

茶等。就说桥边的一个石犀的移用，呼

应古典成都的同时，创新容纳孩童的嬉

乐，放大了现代城市的功能。

此刻，我在水月桥停下来，想象月

圆之夜，月、桥、湖连成一体的妙景，渐

渐悟出了东安湖二十四桥和瘦西湖二

十四桥各名其名、各美其美的道理来。

东安湖确乎是新生的，和瘦西湖的古典

隔着旷远的时代，但这不影响它同样可

以蕴含属于自己的典雅。东安湖二十

四桥确乎是后起之名，但这也不影响它

从此刻积淀起属于自己的人文内涵。

我继续畅想：只是，除了打捞浮草

的舟子，还能放一些造景、观湖、雅集的

木船吗？想象一下：荡一舟，从此岛到

彼岛，从此桥到彼桥，东安湖的桥，又多

了一份浪漫的演绎。我想象着，给东安

湖二十四桥匹配各种各样的船，它们形

态各异、功能不一，和那湖、那桥，共同

演绎着自然之美、人文之美。

古驿新桥
庞惊涛

走 进 古 村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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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敞开怀抱的时候，蟋蟀跳出憋

闷了一夏的巢穴。它摩擦着翅膀，令清

澈 的 秋 光 里 ，一 下 子 落 满 了 快 意 的 抒

情。你望不见它，却挡不住“唧唧唧唧”

之声破空而来。

脑海里，瞬间想起来的是齐白石画

蟋蟀的佳话，以及齐白石画笔下的那些

蟋蟀：善鸣者、善斗者、善舞者、善友者

……形态各异，煞是传神。

要说与蟋蟀结缘，我也有份。儿时

顽皮好动的我，假日里无所事事，便抱着

玻璃瓶去逮蟋蟀玩。一望无际的田畈

里，拖拉机拽着铧犁轰鸣着，为大地掀起

一波波泥土的浪花。蟋蟀一涌而出，蹦

蹦跳跳，迅即四散。我欣喜若狂，在松软

的土壤上追捕着体型肥硕的蟋蟀。本以

为个头越大，肯定身强力不亏，可高高兴

兴带回家，全家人聚拢一瞧，都大笑起

来。原来我在田野里闪展腾挪了半天，

捉来的虫儿根本就不是蟋蟀，莫说斗蟋

蟀，连蟋蟀能歌善舞的才艺，也是望尘莫

及。

的确，秋色之中，蟋蟀的歌声是诱人

的虫鸣。在熬过酷夏、天地澄澈、风清气

爽的夜晚，听一听此起彼伏的唧唧声，是

很诗意的享受。仿佛大地上的清秋凉

夜，此刻由它们主持。草丛、院落、田野、

老城墙的根基，都是栖息和表演之地。

尤其是月光皎洁的夜晚，最是它们兴致

盎然的时光。

那时，我家居于校园，住着土坯砌起

的教师宿舍。门窗单薄的骨架，任由年

复一年的风霜雨雪拍打，仿佛是有预谋

似的开裂些缝隙，为许多可爱的小虫留

出与人类互动的通道。

蟋蟀在屋里安家，会选择潮湿的墙

皮剥落处、地砖的缝隙、家具灶台的犄角

旮旯，建洞造穴。当夜晚灯息人歇，月光

透过玻璃或穿过门窗缝隙投射一地时，

蟋蟀便从隐藏的地方纷纷现身。于是，

每夜规模不一的金秋晚会，便一点点从

断断续续的独白、对歌、聊天，渐渐地持

久、清晰、嘹亮起来，以至满屋子都是虫

声荡漾。

作为忠实的听众，我总是卧床假寐、

轻声呼吸，静静地聆听这有趣的声音。

直到“表演者”们哼起催眠的小夜曲，我

才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

在我看来，蟋蟀的歌声，洋溢着多样

的内涵：有欢快的嘶鸣，有赛歌的高亢，

有忧郁的抒怀，也有日常生活的交谈。

有时一只蟋蟀将要说的事情说了一半，

然 后 想 一 想 或 是 歇 口 气 ，接 茬 再 说 下

去；有时还有应答，你一句、我一句，各抒

己见，已分不清是谁在引导着话题的无

限延展。

长大后，当我读到诗经里的《七月》

时，才发现，其实先辈们早在两千多年前

就用质朴、优美的诗歌，将蟋蟀这种小小

的生物纳入了文学的囊中。那时的蟋

蟀，是这样度过秋日时光的：“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

下”。寥寥数笔，勾画出我孩提时代的蟋

蟀记忆。

关于蟋蟀，还有一幅画面让我难忘：

那时候，在蟋蟀歌唱的夜晚，总会有父母

讲、孩子听的夜生活。父亲爱讲那些蟋

蟀的趣闻，那份惊奇的余味延续至今。

多年后，我对蟋蟀依然保持着好奇

心 ：我 给 学 生 们 讲 授 过 蒲 松 龄 的《促

织》，还见识了“蟋蟀乱秋草，故园风露

深”的写意秋景……我知道，我割舍不下

的是那些温馨的记忆。蟋蟀的歌唱，让

我念念不忘。

蟋蟀的歌声
孙博璇


